
它是一只黑猩猩，却有着人类的高智商、冷
静的判断力和出色的领导力——这个科幻设定
来自横跨近50年的系列电影《人猿星球》，该系
列不仅沿袭了《阿凡达》的视觉效果，还有着寓
意深远的故事内核以及对猩猩的深刻塑造，本
周推介的影片《猩球崛起3》正是代表了这个系
列最高水准的最终章。

在《猩球崛起》三部曲中，猩猩们在从城市
逐渐迁移到大自然的过程中，这个系列的设计
稿也随之面临不同的变化，比如在第一部中会
看到猩猩们在城市大楼间的丛林飞跃，第二部中则展现了
失落、残破的城市废墟。而在《猩球崛起3》中，制作团队用
实地实拍和CG技术结合的方式，完成了1440个特效镜头，
所有特效工作站运转的时间加起来有1.9亿个小时，这些都
是为了将人类与猿类的终极之战营造得更加真实，其中最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那场雪崩来袭的戏份。
“2500年，一位宇航员坠落在一个未知的星球上，在

这里他发现人类已经变得和动物没什么区别，猩猩成了
星球的统治者。直到他走在海滩上，突然看到了坍塌的

自由女神像！这到底是一个陌生的星球还是我们熟悉的
地球呢？”这段内容出自1963年法国作家皮埃尔·布尔所著
的小说《人猿星球》，他的灵感来自在动物园游览时
看到大猩猩与人类无异的行为模式，随后凭借对人
类与猿类进化链的思考，写出了这个具有结构美学
的闭环故事。

五年后，这部科幻小说被搬上了大银幕，并在随后
的50年里陆续拍摄了九部电影。1968年，这部小说首
次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影片的最后一场戏还玩起了平行

宇宙的概念，当宇航员看到坍塌的自由女神像
时，惊觉自己身处的正是2000年后的地球。
2001年，导演蒂姆·波顿翻拍了这部作品，与前
作不同的是，这次宇航员通过虫洞穿越逃离回
了地球，但发现这里早已经被猩猩所占领。
2011年，《猩球崛起》三部曲再一次重启这个系
列的故事，讲述了猩猩们如何一步步统治地
球。而在《猩球崛起3》中，猩猩凯撒也成为真正
的主角，完成了整个环形时间线上的最后一环。
《猩球崛起》三部曲中的角色，是由观众熟

悉的演员通过动作捕捉这项技术呈现出来的。而历史上第一
位动作捕捉演员，就是猩猩凯撒的饰演者安迪·瑟金斯。在

《猩球崛起3》里，瑟金斯对凯撒的刻画源自他对这个
角色的深刻理解，配合他十几年来动作捕捉表演的经
验，展现了数字技术带来的美的创造。

让我们一起走进《猩球崛起3》，看猩猩凯撒的逆
袭之路如何展开。

3月18日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猩球崛

起3》，3月19日“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农历二月末的日子，虽然
天气还是寒冷，但我就是喜欢
在园子里流连。不为别的，就
为那小小池塘边的几株老柳。

江南多草木，园子里更是树
木种类齐全。独独喜欢春柳，是
故乡情结在心中作祟。

童年生活的北方，是个四
季鲜明的地方。尤其是草木，
春天明媚鲜妍，夏天热情喧闹，
秋至五彩斑斓，冬来清冷素洁，
你可以毫无障碍地跟上季节的
节奏。可是江南就不是这样
了。这里的四季，底色都是老
绿的，香樟、桂树、冬青……高
高低低的，哪怕是深冬，也都还
浓郁着。当然也有一些落叶乔
木，比如梧桐、海棠，可是这些
大多是高大的乔木，若不抬头
仰视，都感受不到它们的存
在。只有柳，它不高，相对庞大
的树冠垂下细细的千万枝。春
夏里是各种层次的绿，过秋入
冬的斑斓后，叶子落得干干净
净，让你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
是冬天啊。但不管如何，它们
都离你很近，哪怕有一丝风过，
它们也会轻轻飘摇，像是一种
邀请。

所以，客居金陵经年，早春
时刻，最牵挂的就是这些柳树了。这时候的
柳，看上去清冷萧瑟。你牵起一枝，瘦瘦的柳
条上一个个米粒大的芽苞，硬硬地鼓着。轻轻
触摸着，仿佛能感受到内里潜藏着的勃勃生
机。这芽壳是压抑，也是保护吧。不过，毕竟
是江南的二月，只要留心，就能捕捉到那若有
若无的浅浅春意。就说这脚下的草坪，枯黄陈
绿中，一簇簇的清新草芽都探出了小脑袋。要
不了多久，几场雨过，就遍是绿茵茵的一片连
一片了。
“最是一年春好处，草色遥看近却无。”没

错，我也是这样觉得，无论南北都应该有这样
一个秩序：二月的春好，那草色淡淡映入眼
帘，春天的世界就更换了一件漂亮的新衣。
于是，一切都在这浅淡柔和的新绿上，一日日
地生动、温暖起来。

至于说纳兰性德“多事年年二月风，剪出
鹅黄缕”的新柳，即便是江南，也是要稍晚些出
现的。总要过了五九六九，才真的可以沿河看
柳。一般这时间，我经常在午后驱车去往江

边。防洪堤下，是一片宽阔的湿
地，遍生着柳树。此时的柳树，新
的芽叶早已经冲破了芽壳的保护，
青葱的，见风儿长。柳穗还没扬
絮，就卧在对生的小柳叶间，像乖
巧的蚕儿。站在大堤上，一眼望
去，长长的柳树林，嫩绿中染着鹅
黄，如轻烟一样迷迷蒙蒙，给澄澈
的江水镶上了一道明亮的花边。
满眼“扬子江头杨柳春”的我，只有
喜悦，根本理解不了“杨花愁杀渡
江人”的意境。
春野踏青时，除了渴望遍赏

春色，我还喜欢挖野菜。在我看
来，田野里的这些草木，承天地雨
露阳光，自由地生长，是大自然的
恩赐。
初春时的野菜，不论是蒲公

英，还是荠菜，虽然口感柔嫩，也
是满嘴春天的味道。可是我建议
你，留一点耐心。让它们有足够
的时间汲取春天的精华，孕育出
更浓郁的滋味。这时节的野菜每
每让我想起母亲唠叨的往事，心
中就总是泛起酸楚，吃在嘴里也
总是有丝丝苦涩。
母亲亲历过抗日战争。她说

小时候兵荒马乱，遇到荒年，生活
更是困苦。十年有八年粮食不够
吃。人们都盼着开春，春天草根救

命粮呢。那些苦苦菜啊、婆婆丁啊，一点点芽芽就
被挖走了，连新生的杨树叶都捋回家吃了……

想一想，我喜欢草木，就是源于母亲。孩
提时的家园，阔大的院子里满植花草，除了白
雪皑皑的冬天，其余的日子都是花团锦簇。
虽然没有什么名贵花卉，但每个季节都有自
己的代表。春天有芍药、含笑，夏天是扑啦啦
一片的扫帚梅，秋天里各色菊花就成了主角。
阳春时节，母亲常常一边浇水一边哼唱评剧的
“报花名”：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
青/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
飞满城……听着看着，便觉得那清贫的生活充
满了希望。

而在我的心里，草木更是有品格、通人情
的。它们应季而来，随季而去，从不失信于岁月。

所以，二月末的日子里，最美的事儿就是去
亲近这些草木。它们能让你跟着春天，一步一
步地慢慢走，细细地体会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
幻，岁月的脉动。在静默中与草木交心，便能感
悟到自然万物的真情。

《猩球崛起3》：
数字技术带来美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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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淅淅沥沥地飘洒着……
漫步苏堤，身旁桃花默默地吐着红晕，柳枝

静静地垂着新绿。周遭的世界好似都在聆听着
雨声，只有湖中的画船在慢慢地移动着……

雨声很奇妙，朝远听，让人想起孵蛋时，
大鸟在巢中翻动草枝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动
静；听近处，传来的是那蚕儿嚼食桑叶的“沙
沙”响……

听着，听着，湖面漫起了乳白色的水汽，
画船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渐渐地，隐没在
雾霭中了。四合里，白茫茫一片。刹那间，仿
佛红尘不再，飘飘然进入了幻境，一个嗓音压
过了雨声：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

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是大诗人苏东坡吗，还是有谁在吟唱？
抑或我产生了幻觉？

这情境，就像那年在黄山伫立始信峰
前听雨一样，听着那响脆的雨滴落在千峰
万仞的松枝上，发出“噗噗”的回响，就在这
当儿，眼见着那滚滚的雾涛似奔腾的潮头，
从远处的山边涌来，瞬息，便将自己吞没其
中了。那一刻，觉得天地皆无，脑际淡定而
洁静，仿佛漂浮于物我两忘的境界。兀地，
传来吟诵之声：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随着那声音，依稀看见一位仙风道骨的
老者，捋着一捧银须飘然而至……

待雾气慢慢散去，哪有什么老者，山、树，
依然；我，仍是我也。

我一直以为，雨丝是连接上苍与红尘的
精灵，而那雨中的雾幔，便是它精心设计的一
个让人奇遇的幻境，是人与遐想对话的时空
隧道。所以，我总愿听雨，希冀邂逅奇迹。

母亲百年诞辰的那天清晨，雨，星星点点
地落着，我坐在哥伦比亚河畔公园的长椅上
听着雨声……

脚下，不过丈许，便是缓缓流淌的哥伦比
亚河。我多么希望这雨能下得大些，再大些，
令河面上腾起浓浓的大雾，好让我在雾中能
与日夜思念的母亲相见。我默默地祈祷着，
等待着……

雨，终于大了起来，豆大的雨点儿砸在树
叶上，砸在河面上，发出“啪啪”的响声。

听这雨声，陡然叫我想起童年的雨夜，每
逢外面响起雨声，家里便漏成一片。母亲为
了让我能睡得安生，把我送到邻居家去寄
宿。躺在祖大娘的炕上，我却难以入睡，满耳
都是外面的雨声，那雨滴，好似支支箭矢扎在
心头。我担心那大雨会把家里的房子漏塌，
砸到母亲。许多次，我被恐怖的电闪雷鸣惊
醒，趴在祖大娘家的窗上，哭喊着妈妈……

从那时起，我害怕雨声，不愿听到雨声。
母亲辛劳一生，儿是多么想能让娘多过

上几天舒心的日子，可母亲还是乘鹤而去
了。我祈盼着哥伦比亚河上漫起大雾，能
让我向母亲倾诉一腔的思念和无尽的感
激。然而，河上始终没有起雾。雨点儿倒
是愈下愈大了，最后，变成了滂沱大雨。我
坐在长椅上，任雨浇淋着，心里念着母亲的
恩情，眼前是母亲的音容，雨水和泪水流在
了一起……

因了雨声牵系着对母亲的绵绵思念，我
渐渐地成为痴情的听雨者。更不知从何时
起，我突然觉得听雨是美妙的，雨声充满了
诗意。

那一年，去长江三峡体验生活，船过巫
峡，淫雨霏霏，神女峰上薄雾缭绕。千年的神
女独守在这寂寞的巫山之上，该有几多的惆
怅和哀怨？

我伫立在甲板上，靠着船舷，望着峰头的
神女，谛听着雨声。尽管浪滔声喧，使雨声变
得有些孱弱，但那雨滴，滴滴如泪；那雨声，声声
如泣，让我依稀听到了神女凄婉的倾诉……

傍晚，船泊中堡岛，我宿住在江边的竹楼
上。那竹楼的二层竟别出心裁，从岸边探到
江中，滔滔的江水就在它的下方奔流而去。
我等于悬空躺在江面上，枕着滚滚的波涛，如
何能入得了梦乡？

夜半时分，竹楼顶上突然传来“哗哗”的
响声，我一惊，这是来了暴雨。连忙起身走到
窗前。外面没有一星亮光，峡江中的涛声和
雨声，都被染成了漆漆的黑色。暴雨和江涛
像是一对歌手，在联袂为我演唱着一首惊天
地、泣鬼神的大江之歌。

在享受震撼的同时，我的脑际沧桑闪过，
仿佛看到一队队赤身裸体的纤夫汉子，在江
边苦苦地拉着纤绳，悲怆的川江号子伴随着
他们艰难前行的脚步……

雨，是有颜色的；雨声，同样具有缤纷的色彩。
去贵州采风，行至莽莽的山岭之中，但见

高高的杜鹃树绵延数十里，蔚为壮观，那殷红
的花朵如燃烧的燹火，似飘荡的旗帜，煞是耀
人眼目。

在那花海中掠过时，碰巧遇到了一场骤
雨。透过车窗朝外望去，直觉得那随风摇曳的
雨丝，被杜鹃染得红莹莹的。漫山遍野的雨
声，迎着狂飙在怒号，叫人如临当年鏖战的疆
场。耳畔，传来震破敌胆的冲锋号声；眼前，是
呐喊着前赴后继的热血男儿的身影……

这雨声，浴着刀光血花，旌旗猎猎，它的
颜色是红彤彤的。

庐山的雨声，则是另一种颜色。
行走在牯牛岭的山巅街道，那雨如影随

形，它裹着雾挟着风，狂野无羁，变幻莫测，神
秘而诡谲。

伫立雾雨之中，多想眺望八荒，可混沌迷
眼，灰茫茫一片。脑际，古往今来的儒家、佛
家、道家和形形色色的杂家，一齐袭来；那些
青史留名的人物，纷纷闪现眼前。他们在匡
庐或传学布道，或卧薪尝胆，或运筹帷幄，或
指点江山……演绎出多少惊世的传奇和任人
评说的活剧。

历史光影，日月轮替，明暗交融，调化成
庐山独特的沧桑颜色。耳畔的雨声，亦如这
颜色一样，既有中国丹青中的留白，亦有那表
现烟雾之气的墨墨苍苍。

奔波在内蒙古草原上，为自己的电视剧
采景。车行至雅玛吐山下，远远地便见广袤
的绿草原上雾幔如涛，巍峨的山顶云色峥
嵘。心“咯噔”一下，“暴雨将至”！

果然，不大工夫，瓢泼大雨从天而降。眨眼
之间，车窗上水流如瀑。雨势助着风势在肆虐，
车如大浪中的小船，在不停地颠簸着……

无奈之下，司机只好将车停下了。再瞧
四面的车窗，都被那鱼肚白色的雨帘死死地
裹住了，能见度几乎为零。这境遇，如同腊月
间去达里湖勘察外景地时，遇到的草原“白毛
风”一样，只不过，那是漫天的雪粒，而这是雨
水罢了。
“哇哇”的雨声传进车来，其壮阔的声

响，叫人联想到草场上的万马奔腾；又好似
一群豪放的蒙古族汉子拉着马头琴，在狂唱
着“呼麦”；宛若看到深秋时节金风扫荡桦
林，梢头舞动，落叶如浪，成群的苍鹰振翅翱
翔的景象。

车窗上，雨瀑慢慢地变成了细流，淡淡的
鱼肚白变成了青蓝色。
“雨停了！”我边说边走下车来。举目望去，

山那边还在下着小雨。雅玛吐山顶的墨云，已
变成瑰丽的晚霞。经雨的草地十分鲜亮，红花
紫卉，娇艳生姿。远处的雨声和那草色溶在了
一起，是那般的翠绿，翠绿得叫人迷醉。

雨声的颜色变幻无穷。
你瞧，苏堤上，当雾幔隐退，满目都是绿

色，那雨声也是绿色的。但草原的雨，绿得秾
丽，响得粗犷而豪放；而西湖的雨，绿得清秀，
响得婉约且隽永。一个像持弓驭马的塞北汉
子；一个似采莲抚琴的江南女儿家。

1月27日晚，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在女儿赵蘅和其他家人的
陪伴下，走完了她精彩且传奇的一生。杨苡先生生于1919年，是
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作为译者，她首创了“呼啸山庄”这一译名，用
精到的译笔将这个关于爱与复仇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的翻
译至今仍是这部名著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

赵蘅继承了父母身上的文学基因，是他们的文学知音。杨苡
先生和赵瑞蕻先生步入老年之后，名气越来越大，赵蘅放下自己的
工作，帮助父母接受记者采访、整理书稿等。杨苡先生在世时，赵
蘅每年要数次乘高铁从北京回南京陪伴母亲。百岁之后的杨苡先
生身体日渐衰弱，基本不能下床，可家里几十平方米的客厅，经常
被各地的媒体记者挤得满满的，赵蘅一边照料母亲，一边应对记者
的提问。她一直守护着母亲，直到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

生于1945年的赵蘅，在父母的启蒙下，5岁涂鸦，8岁学写信，11
岁出国当小留学生，15岁凭借优异成绩考上中央美院附中，成了一
名艺术女生。那个年月，学校的伙食是糙粮，甚至白薯干窝头，吃了
就便秘。校长在大会上发出号召：“国家遇到了困难，青年要有难共
当。”赵蘅每月硬是捐献二斤粮票，结果得了浮肿病，脸上一按一个
坑。清苦又生气勃勃的校园生活里最开心的还是画画。一到课余
时间，赵蘅就钻入街市的各个
角落，画胡同小院，画店铺菜
摊，画剃头匠和晒太阳的老头
儿，看到穿天蓝色蒙古袍的汉
子也有特点，就悄悄跟在他身
后，边走边画，差点撞到树上。
她有一幅速写叫《一九六一年
的隆福寺街》，在细腻的笔触
下，强烈的年代感呼之欲出。

1965 年，赵蘅从附中毕
业。因时代原因，中央工艺美
院暂停招生，她只好服从校方
的指派到上海电影厂学习动漫
设计，半年后被召回北京，分配
到农业电影制片厂供职。根据
所学的动画专业，她被分到美
术组工作。不久，“文革”开始，
赵蘅和农影厂百余名职工离开
首都，离开岗位，辗转三地，从
河北到东北，开始长达五年的
干校生涯。那时属于她的私人
空间只有一尺来宽的炕，她学
会了挑水、耪地、刨粪和整理场
院的活儿，但她也在大衣里藏
个本子，看果树时偷偷画速
写。1974年干校生涯结束，赵
蘅回到北京，时已29岁，是一
个婴儿的母亲。她埋头拼命工
作，为挽回失去的光阴，开始业
余撰写儿童故事，也写诗，这让
她的感情得到了一种抒发，远在南京的父母不断给予她鼓励和支
持。于是，赵蘅每日下班后又展开另一番天地的劳作：写稿、投稿、
退稿、再写、再退、再投，乐此不疲。同时，她画水粉风景，画单位职
工像。只要好好完成单位的生产任务，再没人干涉她了。

人到中年的赵蘅，绘画热情越发高涨，她去云冈石窟、古北口长
城遗址写生，还用三个月的心血完成了第一幅主题性油画《太阳很
足的晌午》，送展后，荣获一个全国美术展的银奖（金奖空缺），被中
国美术馆收藏。中央美院附中一位老师认为赵蘅很有潜力，鼓励
她：“应当去美院进修。”这一句话点燃了埋在她心里已久的火种，她
决定回炉深造。走进中央美院油画进修班教室时，赵蘅已经47岁，
是班上最年长的女生。在她的记忆里，那是一段令人心旷神怡的学
习生活，在名师细心又严格的教授下，她的素描大踏步地提高。
1996年，赵蘅重踏欧洲大地，游学十国，收获盛丰。归国后，她的油
画《苹果和叶子》被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收藏，她还用三年时间写出
一本自传体书《拾回的欧洲画页》，获得了中国女性文学奖的提名。

我和赵蘅相识是在十年前，她来天津，我也在场，她的艺术家气
质让人眼前一亮：清瘦，梳长辫，穿麻质棉袄，头戴小帽，颇有几分舞
蹈家杨丽萍的神韵。自曝芳龄六十八，众文友瞠目结舌。席间她送
我刚出版的一本新书《补丁新娘》，一开启阅读，我就被牢牢地吸引
住了。自此，我成了赵蘅的忠实书迷，还寻觅到了她的另外两本书：《下
一班火车几点开？》和《拾回的欧洲画页》，如获至宝。从这两本书中，我
仿佛看到了赵蘅人生和艺术的双重源头。她在《落生》一文中写道：“一
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苏军攻克了柏林，又过四个月，日本天皇宣布投
降。从此再没有横着太阳旗的飞机狂轰滥炸了。在我们美丽的国土
上，母亲不用挺着大肚子跑警报，父亲不用夹着书本猫在田埂里背诵济
慈的诗。一个人的落生在何处无法选择，谁能搭配自己的父亲母亲
呢？我的双亲，一个来自温州，一个来自天津，冰炭难容。他们相遇在
战乱，受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共同的文学理想和为之奋斗的自由精神使
他们白头偕老，赐予我们姐弟仨一个书香门第。”
《下一班火车几点开？》是一本厚重的书，赵蘅写的是她的前半

生。评论家对此书的评价是：“她曾跌落到崇拜愚昧的深渊，在深
渊之下她是一条几乎窒息的小鱼。她痛苦，她迷茫，她思考，她挣
扎，但是她的那画，那文字，却并无怨恨，她的笔尖流淌的依然是芬
芳灿烂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如今，赵蘅对文学和绘画依旧怀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工作
起来似“拼命三郎”。每天写画到凌晨，衣食住行非常简单。进入
古稀之年，她又写出几本好书，如《四弦琴》《和我作长夜谈的人》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用速写记录生活，几乎伴随了她的大半
生。她曾与母亲杨苡合作出版《呼啸山庄》（少年读本），先后两度
获“冰心文学奖”，《重见玛丽》获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大奖。去年6
月赵蘅出版了新书《我的舅舅杨宪益》，书中穿插了她大量的现场
速记图及彩色精绘图，描绘了翻译家、学者杨宪益先生人生最后十
年里诸多珍贵的生活场景。

赵蘅也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尝试新事物的人。2018年，她
和几位知名作家一起创建了“一群文画人”公众号，每次当值之日，
她保准登载自己的新作，图文并茂。如2022年12月7日刊发的一
篇随笔，向读者描述她的日常生活：“这天窗外一朵云从眼前缓缓
移动，（可惜没看见小鸟），可没等我提笔画，云彩往西消散了，只剩
下一片蓝。下午，我再次画了一张北窗外办公楼前的银杏树，在午
后阳光的照耀下，光秃秃的树杈闪烁橙色。楼外停车位难得空着，
树下堆积的大片金黄落叶一览无余。更好看的是墙面大片的影
子，灰蓝和黄白，对比强烈，我又‘摩拳擦掌’了，活脱一个初学画的
女生。”我打电话给赵蘅，脱口说出：“您真是一位高龄少女！”她笑
纳了这个称呼。

在我看来，赵蘅还是一个内心有着强大精神能量的人。去年
冬天，她写了一篇名曰《笔记》的小文，我视作她的自画像：“现在我
这个老笔记人，除了向年轻人学习外，继续守着自己的小小园地：
一本文学笔记，一本影视笔记，一本日记，一本诗稿。每日忙不迭
（迭），乐此不疲……好好活着，找乐子，找寄托，找慰藉。”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吴家窑与八里台
之间的贺家口引河南岸有一座“新农园”
（又称“观稼园”），它依傍水面，水中建小
岛，茅屋草舍、石笋假山、松树农田、长廊
流泉。诗人张玉裁1927年有《秋日宴集观
稼园分韵得客字》诗：“斜穿吴窑村，忽见
幽人宅。环以衣带水，虚室能生白。”

陆文郁先生在《天津书画家小记》里
说：“管凤和字洛声。武进人，寓津，家焉。
喜书法，又为名诗家。于八里台居住，临水
建‘新农园’”，“与严范孙等组织城南诗社，
每当春秋佳日，聚津地内外名诗家于其园
中，为吟宴畅游之叙”，“洛声和易近人，无
名士骄矜之习。卒年七十余”。

作为新农园的主人，管凤和的人
生非同寻常。他生于 1869 年，卒于
1938年，原籍江苏武进。清末民初地
方官，学者。1921年入城南诗社，与严
修等社会名流以诗会友相互唱和，过
从甚密。

在新农园，他种植花卉、树木、蔬菜、
果树，养蜂，养鸡，养兔，研究栽培和饲养

技术，编印《新农园月刊》，并编纂《北戴河
志》。陆文郁说，管凤和性喜劳作，在园内
养蜜蜂多箱，取蜜分房之事，躬自为之。饲
养“来客亨”鸡、“安国乐”兔，勤劬处理，兴
致勃然。陆文郁先生提到他曾两次到“新
农园”，但见“布置井井，俨然农家也”。

新农园幽雅且充满了野趣，又因其主
人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且热情好客，这座
私家园林便成了文人诗家的雅集之所，成
为津沽高雅文化的渊薮。前来宴集的有
城南诗社社友，也有须社成员，除严范孙、
赵元礼等大家外，尚有其他学界名流，如
王纬斋、马仲莹、马诗癯、张翼桐、张玉裁
等。他们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佳
作。管凤和本人亦多有诗作。

七七事变爆发后，新农园在日本侵略
者的炮火中被毁，次年管凤和去世。新农
园遗址在今天的吴家窑大街和津河之间。

章用秀先生的系列文章“古籍中的

津沽园林”至此刊发完毕。下期开始

刊发李显坤先生的系列文章“行走天

山南北”。——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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